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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新传

时鲜的军旅故事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粹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那天傍晚，杨贵珍拨开洞口的矮树
丛，小心翼翼地从密营里走出来。她十
分警惕地看了一下四周，确定已经很安
全了，这才抱着一只水罐，紧贴着崖壁向
溪边走去。

密营很小，很隐蔽，在长满野葡萄藤
的断壁与一片茂密的杂树之间，就像是
被风吹落在山中的一颗干瘪的果子，很
难被人发现。而那条小溪，就在密营百
步开外的地方。正是秋天，满山遍野的
树叶和藤叶都已经变了颜色，红红黄黄
的，仿佛被谁胡乱涂抹了一层油彩。

快要走到一半的时候，杨贵珍突然
站住了。

她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那声音
随着一缕若有若无的晚风，从不远处的
小溪那边传过来，一阵儿踌躇，又一阵儿
急迫。这让杨贵珍警觉起来，忙摘下背
上的那支马枪，紧张地伏下身去。

循声望去，杨贵珍很快就看到了一
个影子，不觉吃了一惊。与此同时，那支
马枪的枪口已经指向那里了。此刻，那
影子就躲在溪边茂盛的草丛中，伸长脖
子，把整个头颅探向了水面。

到底是什么？杨贵珍不禁有些疑
惑。

就在这时，那个影子猛然间抬起头
来，抖了抖唇边的水滴，回过头去叫了一
声。就是那声叫，一下把杨贵珍逗笑了，
这才看清，原来是一只狍子。

她已经半个月没有吃上一粒粮食
了。她没有吃的，老宁也没有。她没有
吃的倒没有什么，她可以吃野果子，吃树
叶和树皮，但是，老宁不能只吃这些。老
宁是她的丈夫，现在就躺在密营里。

那只狍子来得可真是时候，她想，
她和老宁两个人，很快就能享受到这顿
天赐的美味了。不过，他们都应该节省
着点儿，三顿两顿造光了，以后就更不
好办了。

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向那只狍子
瞄准了。她开始数数，她要在数到三的
时候，把其中的一颗子弹射出去。

但是，她只数到了一，就数不下去

了。她的目光越过准星，突然看到一
只小狍子从一旁的草丛里走出来。那
只小狍子太小了，就像是一只得了软
骨病的羊羔子一样，一步三晃地总是
站不稳。

它一定是那只狍子的孩子了。她
想，它可真是一个可爱而又可怜的孩子。

望着那只小狍子，她又想，如果我把
那只狍子打死了，它以后怎么活下去
呢？她的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想着想
着，就慢慢把枪收了回来。

可是就在这当儿，枪却响了。“砰”的
一声，把她吓了一跳。那只狍子还没来
得及叫唤一声，就应声倒了下去。小狍
子慌乱地站在那里，看着倒在地上的妈
妈，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它突然一下就
站不起来了。它开始呼唤它，声音凄切
地呼唤它。很快，它就看到有一群人从
身后的坡地上跑了来，一边跑着，一边兴
奋地喊着什么。

这时，她听出了这是日本人的声音，
一颗心旋即又提了上来。后来，她看到，
那些人跑到那只狍子倒下的地方，把它
从那片被血染红的草丛里拾起来，和那
只被眼前景象吓坏了的小狍子捆在一
起，头也不回地抬走了。

那声枪响，让宁满昌突然有了一
种不祥的预感。他努力挣扎着身子，
半晌才从地上坐起来。之后，他就像
一个开始学走路的孩子一样，一寸一
寸挪向洞口。

暮色哗啦一下涌了过来，险些把他
撞个跟头。咬牙坚持着再次站稳之后，
他抬眼看到，杨贵珍怀里抱着那只水罐，
已经快要来到洞口了。
“怎么了？”宁满昌小心地问道。
杨贵珍听到声音，抬头见他站在那

里，不觉怔了一下，紧接着，她就向前紧
走了几步。水罐里的水花溅了出来，把
她的衣服打湿了。“老宁，你终于能走
了……”她说。她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
惊喜，眼里的泪花子，一下涌了出来。

他说：“我听到了枪响，到底怎么
了？”
“他们又来了。”少顷，她说。
他知道“他们”是谁。从上个冬天

开始，日本人的讨伐队，天天在山里转，
他们纠集了一批又一批的山林队、“靖
安军”，采取梳篦山林的策略，封锁了每

一道进出山林的路口，妄想以此将抗联
队伍一网打尽。那些人真是心狠手辣，
他们发现一处密营，就烧毁一处。那些
抗联的伤病员们，很快就连一处藏身的
地方都没有了。无奈之下，为了跳出敌
人的包围圈，打通与外界的联系，两个
月前，抗联队伍不得不翻山越岭走上西
征的道路。

可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西征路上
的第一仗，自己腿部就中弹负伤了。他
再也不能跟着队伍一起西进了。不但他
不能，就连杨贵珍也不能了。后来，他们
就来到了这座密营。

一天又一天，到现在，两个月过去
了。这两个月可真是漫长。起初的那些
日子里，宁满昌的情绪一直不好。他的
伤口很疼，疼起来的时候，他把脸背向杨
贵珍，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杨贵珍束手
无策，泪眼婆娑地望着他。他见她那样，
心软了一下，但是接着还是怂恿她，说：
“我的伤好不了了，站不起来了，会拖累
你一辈子，会一直把你拖死的，所以，你
不如早一天……”杨贵珍不答话，默默地
坐在那里。

为了让宁满昌尽快好起来，她必须
经常离开密营，跑到山林深处，把一些老
鸹眼树皮扒下来，然后熬成膏药，敷到他
的伤口上。这种树皮，治疗枪伤效果很
好，这让他慢慢地对未来有了信心。

宁满昌的伤渐渐好了起来，可他的
话却越来越少了。

杨贵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故意
没话找话地问他：“老宁，等把日本子赶
跑了，东北解放了，你最想做什么？”

宁满昌想想，又想想，笑了一声，
说：“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我哪样都没
想好呢！”

杨贵珍嗔怪道，那你再好好想想。
宁满昌想啊想啊，还是没有想出来，扭头
问她：“那你呢？”

杨贵珍卖个关子，说：“你猜。”
“我哪里能猜得着？”宁满昌又笑了

笑说，“脑袋长在你头上。”
杨贵珍憋不住了，爽快地说：“我不

像你，我早就想好了。我喜欢孩子，等打
完了日本子，我要为你生一大群孩子。
以后小日本子再敢欺负咱，咱就让孩子
们打他！”

杨贵珍的话，着实把宁满昌逗笑

了，他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说：“行，我答
应你，就让你给咱生一大群孩子，让他
们天天像小鸟一样围着你叽叽喳喳打
转转……”
“难道你就一样都没想好？”杨贵珍

仍不甘心，继续问他。
宁满昌犹豫了好大一会儿，终于说

道：“贵珍，我想吃酸菜馅的饺子了。”
杨贵珍感到鼻子一酸，眼睛一下子

又湿了。
这天夜里，杨贵珍做了一个梦。她

梦见了那只小狍子，在溪边的草地上又
蹦又跳。太阳从东方的山峦上升了起
来，把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洒在它缎子般
丝滑的皮毛上。可是，就在它把头探向
溪流，将要欢饮一番的时候，她忽然发现
一支黑洞洞的枪口，从不远处的一片草
丛里伸了出来。看到那支枪口，杨贵珍
惊出了一身的汗水，接着，她一边着急地
扯着嗓子大声喊叫着不要开枪，不要开
枪，一边不管不顾地扑了过去……

宁满昌使劲拉了一下她的胳膊，把
她拉醒了。

宁满昌一直没睡着。
杨贵珍坐起身子，说：“我又做噩梦

了，我梦见那只小狍子了。”
宁满昌没有说话。杨贵珍说：“再说

会儿话吧！”
过了一会儿，宁满昌这才说道：“贵

珍，咱们去找部队吧！咱不能再在这里
待下去了，你看，我的伤已经好了。我已
经想好了，明天咱就走！”宁满昌的话很
坚决。

杨贵珍望着他，不无担心地问道：
“老宁，你真的能走？”

宁满昌咬着牙，嘴里蹦出了一个字：
走！

天要放亮的时候，杨贵珍搀着一瘸
一拐的宁满昌，终于离开了山缝里的那
座密营。这时，山里的风已经开始凉起
来了。她想，再过上一些日子，山上山下
就该是白茫茫的一片了，下雪天一到，抗
联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他们就这样一步一步头也不回地往
前走着。两个人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到
底能不能顺利地找到自己的队伍。山林
里到处充满了危险，而前方等待着他们
的又是什么呢。但是，到这时为止，他们
都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密 营
■童 村

春天到了，营房旁的梧桐树上一群
麻雀上蹿下跳，叽叽喳喳很是烦人。

班长站在桌子旁，眼睛盯着窗户外
面，好像在分辨麻雀跳到了哪根枝丫上。
“你不打算去疗养了？”班长转身打

破了这份宁静。
“嗯。”说话间我抬头望向班长，见他

嘬了嘬腮帮子，叹了口气。
“你必须去！”班长顿时提高了

分贝。
“团里马上就要组织岗位练兵比武

竞赛了，我想跟你一起报名！”我往前走
了两步，盯着班长，等待着他的妥协。
“前期执行驻训任务，你已经够辛苦

了。”班长皱起眉头，刚落下的屁股从床
上弹了起来，扭头看向窗外。我一时不
知如何接话。

沉默了一阵，班长把桌上的疗养介
绍信递给我：“据说比武竞赛要推迟，你
先把身体养好，时间来得及。”听到这话，
我将信将疑地接过介绍信。
“放心去吧，比武竞赛肯定少不了

你。”班长说完笑着出了门。我看了一眼
手里的介绍信，抬头时发现一只麻雀落
在了窗台上，可爱极了。

出发那天，车子缓缓起步，班长发来
信息：你安心疗养，捍卫连队的荣誉还有
我们。

出营门时，朝阳从一层灰蒙蒙的云
雾里挤出。远处连队官兵迈着整齐的步
伐走入训练场，队尾的班长朝着车的方
向，笑着挥了挥手，一时间他的身上洒满
了阳光。

暖
阳

■
李

江

那一年年初，参演部队在昆仑山
脚下集结，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
练后，越过昆仑山口，继续向更高程
挺进。

部队到达指定区域，这里海拔
5000 多米，离雪线非常近。实弹演习
的前一晚，炮兵连李连长来看随从保
障的护士安夏，她正低头学习《应急
救护手册》。李连长拿过书来翻看
着，调侃道：“应急救护知识不都在你
脑 子 里 吗 ？ 高 材 生 还 需 要 挑 灯 夜
读？”

安夏夺回书，认真地说：“我是第一
次参加实弹演习保障任务，心里有些焦
虑，演习场上时刻都有危险，熟悉应急
救护手册，就可以应急。”

李连长也严肃起来，郑重地看着安
夏：“其实我心里也有些焦虑，父母把宝
贝孩子送到部队，我有责任照顾好他
们。”

李 连 长 要 走 ，安 夏 送 他 出 帐
篷。李连长转身嘱咐安夏：“明天是
一场硬仗！你们保障时不要离炮阵
地太近。”

安夏没吭声，微微点了下头。夜空
繁星满天，越发衬着山的高大巍峨。

实弹演习当天，昆仑山的风把天上
的云雾吹得急速变幻，山顶的积雪仿佛
也飞了起来，和云雾连在了一块儿。空
中渐渐有了斜斜的小雨丝，打在脸上冷
冷地疼。此次演习代号叫“高原风暴”，
不过看情形，一场真正的高原风暴即将
到来。

演习开始，李连长接到前沿指挥所

射击指令，他举起指挥旗下达口令：“全
连注意，101 号目标……三炮一发，
放！”随即挥下指挥旗。三炮瞄准手瞄
准，三炮长就近指挥：“三炮注意，一发
装填，三炮注意，预备，放！”基准炮三炮
首发试射。

前沿指挥所传来消息：命中目
标！全连各门火炮根据基准炮数据，
迅速进行射击修正，各炮班准备就绪，
全连进行第一轮集中射击。李连长声
音洪亮地再次下达口令：“全连注意，
101号目标……一发装填，放！”地动山
摇般的炮声响起，炮口火光冲天，巨大
的后坐冲击力将附近的沙石冲起，瞬
间飞沙走石。弹着点在 101 号目标区
的圈子里升起一道道烟柱，目标瞬间
被摧毁。

一轮射击过后，又一轮射击开
始。基准炮瞄准射击的指令下达后，
炮阵地静悄悄的，只有风呼啸而过，雨
渐渐大起来。三炮长报告“炮弹未击
发”，这是演习时的紧急情况，必须即
刻处理。按照处理程序，李连长立即
命令大家退后。话音未落，三炮瞬间
击发。李连长扑向炮长，震耳欲聋的
炮声响起，后坐冲击力掀起的沙石叮
叮咚咚地打在钢盔上。等沙石落尽、
烟尘散去，大家拍拍身上的土站了起
来，只有李连长还死死地趴在炮长身
上。炮长抱着李连长翻过身来，旁边
的战友也忙探身查看，这才发现李连
长已经昏迷，手臂也在流血。炮长拿
起对讲机嘶声大喊：“有人员受伤，需
紧急救治！有人员受伤，需紧急救
治！”

医疗保障队接到急救信息，急救
车向炮阵地疾速驶来。安夏跳下车
后，看到躺在地上的李连长，强忍着泪
水，立刻对他进行心肺复苏。吹气两
次，胸部按压五次，几轮心肺复苏做
完，李连长没有任何反应。

风越刮越急，雨在风的漩涡中变
成了雪，铺天盖地地砸了下来，很快整
个高原变成了白茫茫的琉璃世界。安
夏在李连长胸口猛捶两拳，又做了一
轮心肺复苏，李连长竟奇迹般醒了过
来。他看到安夏，嘴角轻轻扯出个微
笑……

过了一会，雪渐渐小了，雾气慢慢
散去。一道绚丽的彩虹渐渐显露，从山
谷两侧的山脚升起，横跨在这一片无名
的谷地上。

风
暴
后
的
彩
虹

■■
宋
鸿
雁

奔赴高原驻训半年了，按理说早该
度过不适期，但王宏涛却突然得了高原
肺水肿。

在某团任副政委的王宏涛，一直在
海拔比珠峰大本营还要高的点位驻训。
这个点位，比车辆能到达的极限位置还
要多 4 公里多，中间还横亘着一座雪
岭。上山的路只有几条官兵踩出来的小
路，坡面又满布碎石细沙，官兵不负重攀
登都要走一步滑半步，负重状态下就得
手脚并用地往上爬。

王宏涛带官兵上山时，还是夏季。
随着冬季来临，山上的气温变得一天比
一天冷，之前带的双人棉帐篷根本顶不
住严寒，团里决定把班用棉帐篷和炉子
弄上山。但需要的帐篷总数不少，墙
围、骨架、炉子的重量也都不轻，只靠肩
背人扛太难实现了。

团里联系到了当地的一支骡马
队。这个骡马队由当地藏族民兵组
成。得知要帮部队运送物资，民兵们很
积极。但是没过几天，任劳任怨的本地
藏马却受不了了。最后两天，场地上出
现了这样一幕：只要民兵去马场选马，
之前上过山的骡马就四散奔逃，等民兵
走了才敢回到马群。看到这种情况，官
兵就开玩笑说：“这是给马儿埋下心理
阴影了。”

王宏涛是在最后一顶班用帐篷搭
成后才住进去的。也许是心中的石头
落了地，也许是白天搭帐篷时出了一身
汗被风吹着了，那天晚上，王宏涛的头
突然疼了起来。这种症状要是发生在
刚上高原那会，王宏涛肯定会重视。但
现在，他认为缓缓就会没事，毕竟上山
这么久了，身体早适应了。

第二天早上，王宏涛竟发起了高
烧，还咳血痰。
“高原肺水肿！”随队军医过来一瞧

就明确诊断。身边的官兵都慌了，在这
待过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
不及时救治，将会危及生命。

军医赶紧给王宏涛喂了药，并向团
领导汇报。指定好临时负责人，3名官
兵扶着王宏涛下山。但病情发展得太快
了，刚开始还能几步一歇地将就着走。

但没过多大会儿，王宏涛就感觉每迈一
步都有种窒息的感觉。眼巴巴地看着山
腰上那块平常走几步就摸到的大石头，
他们走了半小时还没下到那个位置。
“如果我出了意外，请转告我的家

人……”在这座高耸入云、连鸟都飞不上
来的雪山上，王宏涛喘着粗气、断断续续
地向战友交代遗嘱。3个铁打的汉子一
边哭成泪人，一边轮换着背王宏涛。

没过多久，闻讯赶上山的民兵骡马
队，在半山腰与他们碰面。此时的王宏
涛，脸已经变成了青紫色，连骑马的力气
都没有了，只能趴在马背上。几个小时
后，他们总算下了山。山路尽头，早已待
命的卫生连军医冲过去，用担架把王宏
涛抬上救护车。幸好，医院医生应对肺
水肿这类突发高原病相当专业，当晚就
控制住了病情。
“回驻地负责留守工作如何？”在另

一个点位负责工作的团政委专程下山
来医院看王宏涛。

看着政委干裂的嘴唇和黝黑脱皮
的脸庞，王宏涛坚决不同意。“团里的干
部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部分散在高海拔
点位，这个时候我要是回驻地，就是逃
兵。”王宏涛激动得直咳嗽。
“骡马都不愿意上山，你咋就不知道

害怕呢？下一次你的运气未必这么好了。”
王宏涛一个劲儿说，这个病来得快

去得也快，自己已经没事，甚至叫来主
治医生证明。

果然，王宏涛一出院就返回了驻训
地，在 4000 多米的“低海拔点位”适应
了一周，就又奔赴山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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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营》中的杨贵珍是东北抗
联“八女投江”中的一位。作家童
村没有把笔锋瞄向战斗场面，而
是转向杨贵珍的生活情感，故事
充溢着东北山林的气息，清新而
朴素。他的比喻颇具表现力，密
营“就像是被风吹落在山中的一
颗干瘪的果子”，把密营的小和隐
蔽写得十分传神。文中，杨贵珍
和宁满昌的对话更是朴实无华，
没有一句高谈阔论。短篇作品虽
然不能完整呈现时代大潮中的滔
滔巨浪，但可以表现它周围漾开
的明亮波纹，从而更加映衬出巨
浪的力量。

写作短篇故事的关键在于凸
显内核。内核，是故事中最重要、
最特殊的部分，也是与整个故事
发展最有关的部分。作家孙犁认
为，作者应该“突出它，反复提示
它，于是使这些部分，从那个事物
上鲜明起来，凸显出来，发亮射
光，照人眼目”。小狍子的故事就
是文章的内核，焕发着崇高的人
性美，也是作品里最能打动人心
的地方。

必有所信，方能远行。红色
故事是坚定官兵理想信念的宝贵
资源，绽放着永久的魅力，始终鼓
舞着共产党员迈向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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